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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烂漫，梦绘流光
——我与“童声里的中国”
◎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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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回忆，总在静
谧的日子里悄然浮现，仿
佛一缕温柔的晨光，洒在
心灵的角落。八年光阴日
月如梭，我与南通通州区
的“童声里的中国”创研基
地共同走过的岁月，仿佛一
首温暖而深情的诗篇，在
四季的更迭中，一同见证了
孩子们的成长与喜悦。

今天，在这个炙热的
夏夜，我脑海中浮现的是
一个个为儿童艺术事业默
默奉献、辛勤耕耘的身影。

2016年，我创作的儿
童小说《向日葵中队》出版
后，很快被改编成儿童广
播剧和音乐舞台剧。随
后，一些影视公司也开始
与我接洽，希望将这部现
实题材的儿童小说改编为
电影。坦白说，作为作家，
我为自己的作品能够从文
学延伸到其他艺术形式由
衷感到高兴。这不仅是对
我创作的认可，更是对作
品价值的高度认同与鼓
励。有趣的是，当时一家
业内颇具实力的影视公司
计划与我商谈影视改编授
权事宜。恰逢我出差在
外，便约定几日后再谈。

几日后，我回到家中，
却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电
话那头传来一位谦和的男
声：“刷刷老师，我们想将
《向日葵中队》改编成儿童
电影。”

“请问你们是哪个影
视公司？”我好奇地问道。

“我们是南通通州区
‘童声里的中国’创研基
地，专注于儿童公益艺术
活动……”

儿童公益？这个词在
我心中引起了一丝涟漪。
《向日葵中队》一书中有一
位特殊的孩子——莫离，
她是一名孤独症患者。在
创作过程中，我曾多次组
织关爱孤独症儿童的公益
活动。出于对公益的认同
和共鸣，我对电话那端的
人不禁生出好感。

我接着问道：“那您打
算支付多少版权费？”

“一元……可以吗？”
不知为何，我竟爽快

地答应了。在我们尚未见
面的情况下，我签署了授
权书。对我个人而言，这
是一段奇妙的经历。

如今，八年过去，《向
日葵中队》儿童电影不仅
在全国院线上映，还在中
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
获得了各方赞誉。这让我
深刻体会到“童声里的中
国”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

欢快的根本原因——那就
是真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
正是电话那端的坦率真诚
和公益两字打动了我。

后来，再与“童声里的
中国”创研基地负责人之一
张锋闲聊到此事，我们都会
会心一笑。大约为“儿童”
事业而努力的人，心与心之
间会产生一种无声的共鸣，
因为只有最纯粹的心灵，才
能为儿童公益艺术事业点
燃希望之光。

《向日葵中队》的拍摄
正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创
研基地进行的。其间，我
曾前往拍摄现场探望剧
组，印象深刻的是两个“不
易”：一是剧组的工作之烦
巨，实属不易；二是基地负
责人之辛苦，实属不易。
从演员到导演，从道具、化
妆师到摄影、灯光，甚至是
群演，每一环节都需要基
地全力配合。电影上映
时，细心的观众发现，演职
人员名单足足滚动了三分
钟，仅儿童演员就有一千
多人。每天拍摄的工作量
之大，仅解决几百人的饮
食起居就是一件极其头疼
的事。看着这些辛勤的工
作人员，我不禁感慨：不容
易，不容易！

事实上，我看到的只
是冰山一角。这些年来，
创研基地不断推出各类艺
术精品，从电影到广播剧、
舞台剧；从书画到诗歌、童
谣、童声合唱，他们从通州
走向江苏，走向全国，未来
必将走向世界。所有这些
成就，皆源于创研基地背
后那支团结而勤奋的团
队。他们以双肩托举起无
数儿童的艺术梦想，帮助他
们筑梦、逐梦，助他们梦想
成真。他们更希望通过艺
术教育去感染儿童，用艺术
去帮助孩子们明辨是非，学
习美、创造美、传递美。

今年，我因为创作儿
童小说《飞吧，蒲公英》，多
次前往南通采访、体验生
活。再次走进创研基地，
我再次感受到那份与众不
同的力量——在江海的滋
养中，既有恬静的田园，也
有蓬勃的都市，更有火热
的情怀，依旧保持着最初
的，也是可贵的——真诚。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
那些关于艺术的童年故
事，会在每一个孩子的眼
中绽放出幸福的光芒。

在时光的长河中，“童
声里的中国”将永远回荡
着最美的旋律。

寻觅天香云外飘传说

说到天香云外飘，基本
认定是唐·宋之问（约公元
656—712年）《灵隐寺》中的
一句诗。宋之问是山西汾阳
人，才学诗情出色，曾浪游江
南，时值秋天他来到灵隐寺。

这一晚月光皎洁，松泉
互映，桂花飘香。宋之问绕
树穿行，觉寒气逼人，寂寞不
堪，于是脱口咏出一句诗：

“岭边秋色含风冷。”却对不
出下句了。便在灵隐寺大殿
前踱步思索。这时大殿琉璃
灯下坐着的老僧问道：“年轻
人深夜不休息，搜索枯肠，吟
什么诗呀？”宋之问未及回
答，老僧又说：“年少郎君既
要吟诗，风景只在口头，何用
如此苦搜？”宋之问听了不觉
暗自吃惊，心想：除了初唐四
杰王杨卢骆，我也算当今一
流才子了，这老和尚口气不
小。就回他：“师傅莫不也会
作诗吗？”那老僧却慢条斯理
回答：“我虽不会作诗，但这
一句已代你就对了。”说着念
道：“石上泉声带雨秋。”宋之
问见老僧对句幽隽贴切，不
觉惊喜：“老师原来是诗坛高
手，弟子我失敬了，请受我奉
揖！”揖罢又说：“我见灵隐寺
泉石秀美，欲赋诗以纪其胜，
只作得首两句，却接不下去
了。”老僧说：“你把诗句读给
我听听。”听了上两句“鹫岭
郁岧峣，龙宫锁寂寥”，老僧
脱口而出：“楼观沧海日，门
对浙江潮。”宋之问想不到老
僧对出如此气魄之诗句，顿
时诗兴来了：“桂子月中落，
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
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
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
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
看余度石桥。”

宋之问佩服老僧才学，
第二天又去拜访，人却不见
了，方知是骆宾王。这个传
说在唐朝后流行。至于这首

诗作者是谁说法不一，有人
认为自第二联以下均为骆宾
王所作。

还有人认为宋之问《灵
隐寺》的诗是指韬光庵，韬光
庵在半山腰，确可远望江
海。据此，有人把“楼观沧
海日，门对浙江潮”诗句镌
刻在韬光庵的观海亭上。
据考，宋之问与骆宾王熟识
且有书信来往，也有可能宋
之问把骆宾王的这两句诗
引用到自己的《灵隐寺》
里。宋代时，“韬光观海”属

“钱塘十景”；到清朝，又列为
“西湖十八景”。

当然，无论是在灵隐寺
还是韬光庵，现在是看不到
海的，沙滩不断淤积，海岸
已经远去了。1000 多年
前，我们南通的狼山也在海
里，现在离海岸有100多华
里了吧。

活用天香云外飘诗句

说来我和天香云外飘的
诗句还有些缘分呢。1977
年6月，我参加市报道组主
办的《学大庆战报》通讯员学
习班三个月。结束后，市报
道组组长贾涛根让我留下来
继续参加办报。

记得那是1979年初秋，
我当时在南通报社经济科，
徐树屏科长布置我去南通薄
荷厂采访，写了一篇南通“白
熊牌”薄荷脑是怎样获得全
国金牌的文章，题目大约是
亚洲之香诞生记。我拿去请
本报的画家袁峰制题，也就
是美化版面。袁峰一看文章
说，亚洲之香是个什么香？
不大好表现。并建议我开拓
思路，看看古典诗词里描写
香味的诗句。袁峰的提醒，
顿使我随即翻阅唐诗宋词选
集，书中有宋之问《灵隐寺》
诗中的“桂子月中落，天香云
外飘”之句。随即我稍作改
动：《香飘云天外——南通

“白熊牌”薄荷脑是怎样获得

金牌的》作为文章之题。“用
香飘云天外好。”袁峰满意
了。此文见1979年9月15
日《南通报》。

一位清瘦的长者找到
我：“你是泽麟吧。”他自我介
绍：“我叫陈白子，叫我白子
就行。”交谈中得知，原来白
子是来组建文艺科的。他还
问我愿不愿意搞副刊？我想
副刊虽没搞过，但在报道组
看过全国各地的不少报纸副
刊，很感兴趣。我在无锡部
队军管会宣传队一年多时
间，主要编写文艺节目，退伍
后到南通造纸厂工会工作，
负责宣传报道，与文艺搭点
边。我还未及作答，性急的
白子直说了：“我看过你写的
香飘云天外文章，有点文艺
天赋。”我受宠若惊：“感谢老
师抬举，只不过引用一句古
诗而已。”“不仅是引用，应该
说是活用，有所变通，却意义
不变。”白子这么一说，我似
有所悟。

就这么调进文艺科，编
辑文化生活版副刊，兼文化
体育系统记者。在白子的指
导帮助下，我对活用古典诗
词有了进一步理解，甚至经
常活用。在采访爱国华侨王
杏生时，发现他喜欢唱歌，就
把他经常唱的《敢问路在何
方》《潇洒走一回》《我的中国
心》等歌曲贯穿在文章中，题
目就是《歌飞云天外》。《司令
决战岂止在战场——梁灵光
印象记》《实践，永远是检验
真理的标准——访原省政协
副主席胡福明》《寒山寺听
禅》等多篇文章中都有活用
现象。后来看到唐·白居易
《寄韬光禅师》诗：“一山门作
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
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
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
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瞧，诗坛大家竟也活用前人
的诗句呢。

天香云外飘的故事
◎钱泽麟


